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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利益的风险。而保险机构从中

作用，把灾后救济变成灾前保险，

这种先进的市场化运作的方式，

推动了国家集体林权制度的改革。

这一新的政策性保险险种在冷慧

卿的推动下于 2009 年第一次写进

了中央一号文件，并在当年 3 月

开始在三省试点。直到今天，已

经惠及全国。从保费财政补贴制

度出台和完善、保险产品开发和

设计到业务流程制定、市场秩序

维护等，冷慧卿都从开始一直领

衔到今天。“但是这个业务还在

完善之中，要使农民真受益多受

益，还有太多事情要做。”冷慧

卿在工作中人缘很好，但又是出

了名地坚持原则。对于有些地域

出现的违规现象，业界人士很多

认为司空见惯，但冷慧卿却坚持

数年予以坚决抵制，在行业里树

立了正气。“这是在清华生活过

的人所拥有的一种责任感，你会

觉得有些事情，我们清华人不做，

还有谁来做？”

繁忙的工作和家庭事务之外，

冷慧卿还担任了清华经济管理学

院博士校友会的秘书长。她没有

让这项工作成为挂名的身份，而

是用心用情在做，再次实践了她

的信念。刚接到这个任务时，冷慧

卿发现工作颇有难度，因为博士

班级的学生在校时彼此关系较为

松散，而毕业后由于以从事教研

工作为主，不是太有聚会的动力，

举办活动有难度，甚至连校友通

讯录都很不齐全。但是冷慧卿带

领秘书处的校友从整理通讯录、

建章立制等最琐碎、最基础的工

作开始，想出各种办法筹措了相

当的资金，并精心设计每一次活

动的内容，打出各样的号召力牌

和凝聚力牌，或以亲子关系为纽

带、或以提高厨艺等生活技能为

吸引、或以学术交流为联结等等，

以每月 2~3 次的频率组织着各种

服务校友的活动，使得清华经管

博士校友会成为了一个充满感情、

丰富多彩、有凝聚力的组织。“我

的想法是，做校友会的工作，既

要以高大上的校友为旗帜，也要

为全体校友服务。”冷慧卿说。

大道至简，世事概括莫不如此；

顺心而为，无论什么情境之下都

坚持本心，最终才能带来生命的

翻转——宽容与人，平和与事。“有

时生命就像一部悬疑小说，我们

不明白为何事情发生，是因为整

部故事还未完全揭晓。一旦最后

的线索出现，点就连成线，突然

间所有情节都合理了起来，不过

必须等到所有部分都到位，故事

才会完成。上帝统览全局，你的

生命不会因为一次挫折，甚至是

诸多错误而停止；生命的每个部

分都会推进你的故事。它们彼此

连结完成，成就你的整个生命，

它们会互相效力，使你的生命圆

满。”冷慧卿微微笑了，她在期

待今年 7 月踏上赴哈佛大学的访

问学者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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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年的应届毕业生里，只有 10% 的人适合创业。‘创业’

这个词语好说不好做。”回想起自己这几年创建医疗外包服务公

司的经历时，1998 年研究生毕业于清华大学法学院的李东升不免

有这样的感慨。

20 余年的时间里，李东升从

读书到就业、再到创业，他用自己

的经历诠释了“学科交叉”的含

义——1990 年，他考入清华大学

机械工程系；1995 年，不顾朋友

们的善意劝告，选择在同年 9 月

份复建的法律学系攻读法学专业。

“谁说工科男学不来人文学科？”

李东升回忆起当时的情形说，“总

觉得人文知识非常有必要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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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亲身感受一下这个氛围。”而

走出校园后，他又先后就职于联

想集团和投资公司，直到创建医

疗外包公司。在一路坎坷中，李

东升体会到，“并不是每个人都

适合创业，这是一种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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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年前，本科毕业之际，李

东升在众人的不解和疑惑之中，

郑重地递交了法律学系研究生的

申请。而这时，清华大学法律学

系还只在筹建之中。大家搞不明

白：本来可能拥有一个好前途的

机械专业工科学生，为何选择了

还未成气候的法学？以后会有什

么出路呢？

涉足法学领域的初期，李东升

颇有些不适应。“最主要的就是

思考方式上，与依靠固定的公式

和原理便可以解出题目相比，法

学让我开始研读文字、关注情理

与法律。”李东升谈起自己的感

悟说，“我的世界突然开阔了，

除了冷冰冰的数字与图形之外，

意蕴深邃的文字也成为我所热爱

的东西。”

凭借着自己的努力，李东升在

研究生毕业后，顺利谋得联想集

团法务部的职位，过起了朝九晚

五的有序生活。

“直到现在，有些老同学还不

相信我竟然在成堆的法律文件和

密密麻麻的文字中度过了五年的

时光。”李东升笑了笑说，“其

实慢慢的，我也开始觉得自己的

生活太循规蹈矩了。”

生性向往自由的李东升决心放

弃现有的工作，尝试新的岗位来

拓宽自己的视野。偶然的机遇下，

李东升得知有一家私营投资公司

在招聘，他觉得这是一个机会。

“虽然名声不响，待遇也不是特

别出色，但可以接触很多的行业

和资讯。”于是，李东升在这里

从 2001 年一直工作到 2010 年。

在这十年的时间里，李东升觉

得自己又“上了一回学”。“从

来没有接触到过这么多的最新信

息，关于各行各业的各种资讯蜂拥

而至，这种感觉真是太奇妙了！”

李东升直到现在对那份惊喜与激

动还历历在目。

从事投资工作期间，李东升逐

渐发现，国内服务业的发展空间

巨大。“像房地产、建筑在国内

已经发展得相对成熟，市场也即

将饱和，但教育和医疗保健却还

有很大的市场空缺，尤其是和许

多发达国家相比，水平还差得很

多。”随着对相关信息的了解程

度不断加深，他心里逐渐酝酿出

了一个想法：创业！

“我看中的是医疗和教育，要

创业就创这两个中的一个。”由

于政策的限制，投资公司的职工

不能开办教育机构，李东升最终

选择将医疗外包服务作为自己的

创业目标。他认为，国内看病贵、

看病难的趋势逐年增长，很多人

想要到国外就医却不了解具体的

操作流程和手续。同时，在发现

美国的医疗外包服务大多依靠民

营机构时，李东升更认定这个项

目会有大市场。

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四年的时

间里，李东升和合作伙伴就在北

京和无锡分别创办了医疗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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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东升看来，创业之后的生

活是自由的。现在的他，在别人

眼里或许充满劳累辛苦，但自己

却觉得张弛有度、乐在其中。“尽

管完全属于自己的时间少了，但

时间安排是自由的，可以尽量满

足自己的意愿。”

尽管如此，创业之后需要承担

和思量的事情仍变得更多、更重。

李东升说：“以前给别人打工的

时候，只要管好自己这一摊子事

就可以了。但现在完全不同，得

对员工负责，需要考虑所有的大

事小情，更不能让大家跟着我一

起做无用功。”

回想自己的创业经历，李东升

认为，“选对人”是影响成败的

重要因素。“如果你决定创业，

先问自己三个问题：有一定的经

济基础么？能承受多大的挫折和

压力？准备和什么样的人一起奋

斗？”李东升说，“前两个因素

决定你是否属于 10% 适合创业的

人，而最后一个往往能决定你在

创业的路上能走多远、能达到哪

一层高度。”

回顾自己的职业生涯，李东升

认为多样化的工作经历是一种难

得的体验和资源储备。正是随着

对各行各业了解的程度逐渐加深，

他才慢慢确定了自己的创业方向。

“要创业，必须需要一定的准备，

只喊口号是做不成事情的。”李

东升说，“但是，不试试怎么知

道自己是不是在这 10% 适合创业

的行列里呢？如果我不去尝试，

那就注定属于 90%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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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份的清晨，嗅着紫荆花的

芬芳，李东升在校庆当天一早就

赶回了学校。看着各院系门口挂

着“欢迎回家”的横幅，他感慨

万千。“平时有事没事总爱跑回

来，见见老同学，和老师聊聊天。”

李东升说，“可每次在校庆的时

候感觉还是很激动，母校又过了

一年，是辉煌而有成就的一年。”

一进东门，明理楼在明媚的阳

光下庄严矗立，八根大理石柱和

正中间的院标透露着肃穆的气氛。

李东升站在门口，认真地整理了

一下自己的衣服和别在胸前的红

花，和同学们一起走进这个永远

难舍难弃的“家”。

“我读研究生期间，清华还没

有独立的法学院，现在的院馆更是

在我毕业后才建好的。”忆起往昔，

李东升不禁思绪万千，“一批文

科院系的相继成立，足以说明学

校对人文社科类学科的重视，而

且这些学科都有着不错的发展。”

回想起当年的求学情景，李东

升有一个很直观的感受——图书

馆里很难找到人文社科的书籍。

“当时在很多人眼里，这些书都

是些‘闲’书。读这些书，远不

如钻研一个公式、构建一个模型

来得实用。”李东升回忆说，“当

年想找到合用的文献资料是很费

劲的，不像现在的数字化时代，

每个人都可以拥有自己的网上图

书馆。”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

不同。回到母校，变的是脸上日

渐增多的皱纹和白发，还有学校

日新月异的发展；不变的则是与

同窗好友、昔日恩师的那份情谊，

二十年来不增不减、热情依旧。

“同窗之情非常神奇、非常可

贵，不管是多久没见，有困难的

时候，只要一个电话就可以搞定。”

每次与老同学见面，总免不了提

一提读书时的趣事和糗事，在“黑

历史”之中大家似乎又找回了当

年一起读书的感觉。

“每次回到学校，就像回家一

样，因为这里的一草一木、一人

一貌我都很熟悉。”李东升说，

“不管工作再忙，只要是校友会

有活动、只要学校需要我的参与，

我都想尽办法要回家看看。”


